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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 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

《诗经》中的“三颂”。 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 前

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 西周颂赞性铭文

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

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 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
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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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解“颂”为“皃（貌）也” ［１］１８１，籀文

写作“ ”，本义为人的容貌，后“容貌”之意逐渐被

假借字“容”使用，“颂”仅使用其引申义。 我们讨论

“颂”作为文体时，更多使用的是其引申义。 刘勰这

样论述颂体的起源、发展以及基本特征：“颂者，容
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自商以下，文理允

备。 ……《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

焉。” ［２］１５６－１５７刘勰认为颂的本质和功用是赞美盛

德，故将颂与赞放在一篇进行分析，并于《宗经》中

强调“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２］２２。 《诗经》
中的“三颂”，保留着大量的颂体诗歌，将颂美之意

强化固定，“规式存焉”，成为“颂体”的创作范本。
韩高年也主张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

赞述之辞［３］ 。 除此之外，先秦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不

少“颂”的其他含义，段立超的博士论文《上古“颂
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中，归纳总结了“颂”在
先秦的九种含义特征，分别是歌颂赞美祖先、宗庙祭

祀之歌、“舞容”、舞乐剧本、乐器、威仪及仪式表演、

持瓮之舞、宗教颂辞、仪式叙述，并进一步梳理“颂”
作为口头即兴的颂扬之作、占卜之颂、为各种仪式所

作之颂等几种体类［４］ 。 西周铜器铭文之“颂”符合

段立超博士论文中的两种含义：一是歌颂赞美祖先，
例如《番生簋盖》开篇即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
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 二是仪

式叙述，例如《遹簋》中的“遹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穆

王休”，描述在某特定的仪式上颂赞者的语言行为。
本文即从这两重含义来考察颂赞性铜器铭文。 这一

文体的起源不应是刘勰所说的《诗经》“三颂”，而应

当追溯至更早。 铜器铭文中已存在大量“颂”体的

因素———或依附于册命文本之后，或独立成篇，表现

出一定的文体意识。

一、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西周颂赞性铭文有 ４００ 多篇，时间

贯穿整个西周各期。铭文句式、结构特点、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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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赞对象以及颂赞原因等情况较为复杂。 本文依据

能否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含义模块中（可以是一篇铭

文或一段铭文）集中进行颂赞性文字表达这一标

准，将西周的颂赞性铭文文体分为非独立成篇和独

立成篇两类。
１．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

该类铭文仅是简短的套语表达，尚停留在一个

句子之内的语序或词语变换，故笔者在分析过程中

将注意力放在分析铭文句子内部结构上。 依据其谓

语部分核心词的不同，这类铭文可分为“对扬” “敢
对扬”“用对扬”三类。

“对扬”类是指谓语部分仅有“对扬”二字的颂

赞性铭文表达，其标准结构为“××＋对扬＋××＋丕显＋
休＋命”。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

《殷周金文集成》 （以下简称《集成》）中，《史墙盘》
（《集成》 １０１７５） 的“对扬天子丕显休命”。 “敢对

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

“敢”字的铭文句式。 “敢”字西周时才出现，金文中

写作 ，本从口，从二手上下相叠状。 本义表示有胆

量、勇于进取。 《说文》收录“敢”的异体字 ，解为

“进取也” ［１］８４，后逐渐发展为谦辞，有冒昧之意。
马承源先生也认为“敢”是敬助词，是金文中常见的

西周贵族习用语［５］ 。 “敢”在金文中一般用于下级

对上级的语境中，表示身份地位的差别。 其标准结

构是“××＋敢对扬＋××＋丕显＋休＋命（令）”，《申簋

盖》（《集成》０４２６７）的“申敢对扬天子休令”和《山
鼎》（《集成》０２８２５）的“山敢对扬天子休令”，铭文

颂赞部分均是完整的“敢对扬”类标准式。 “用对

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

“用”字，其标准结构为“××＋用对扬＋××＋休”。 同前

两类相比，“用对扬”类铭文数量极少，仅 ７ 例，目前

只能说明曾经出现过这种颂赞形式，不能断定这一

模式曾经作为一种主流现象出现。 其主要的结构表

达为“××用对××休”。
除此之外，上述三种结构更多的是一些变体。

例如为了表达简洁，省去主语（即颂赞者）的简写

式。 这类情况前一句一般会有“××（颂赞者）拜首稽

首”的表述，为避免重复，后半句不再使用主语。 例

如《伊簋》 （《集成》 ０４２８７）的“伊拜稽首，对扬天子

休”，《遹簋》 （《集成》０４２０７）的“遹拜首稽首，敢对

扬穆穆王休”，《小子生尊》（《集成》０６００１）的“用对

扬王休”等。 亦有对谓语部分不同程度的省略，简
化为“对”或“扬”，这类情况在铭文中俯拾皆是，如
《作册折觥》（《集成》０９３０３）的“扬王休”和《 尊》

（《集成》０５９９２）的“ 对王休”等。 另有不同程度省

去宾语部分“休” “丕显” “命”等内容的简写式，例
如《庚嬴卣》 （《集成》 ０５４２６）的“庚嬴对扬王休”，
《楚簋甲》（《集成》 ０４２４６）的“楚敢拜首稽首，对扬

天子丕显休”等。
还有少量比较委婉的颂赞性铭文文本，只能称

为颂赞方法。 例如《 钟》 （《集成》００２６０）的“王肇

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 子敢陷虐我土。 王敦伐其

至，扑伐氒都， 子乃遣闲来逆昭王，南尸东尸具见，
廿又六邦”，详细地描述了 国侵犯疆土时，王率军

迎敌并战胜对方的英勇身姿以及东南夷臣服的盛

况，作器者背后表达的颂赞意图不言而喻。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贯穿整个西周时期，

数量较多，是铭文中颂赞意图的主体表达。 其中，西
周中期铭文句式变化多端，表达形式丰富多彩，展现

着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在此阶段的繁荣。
具体来说，西周早期铭文的颂赞方式主要是

“对扬”类，有 ６３ 篇，远多于“敢对扬”类铭文的 ９ 篇

和“用对扬”类的 ５ 篇，是西周早期非独立成篇类颂

赞铭文的主要构成。 其表达形式均为“休”之前无

修饰成分的“（ ××）对扬××休”和“敢对扬××休”等
模式及其变体。

西周中期，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呈现出繁

荣多元状态。 “敢对扬”类和“对扬”类分别为 １２２
篇和 １０９ 篇，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类型。 出现句式内

部的修饰成分，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敢对扬××丕显

休”“敢对扬××丕显鲁休”和“对扬××丕显休”等，为
几种句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西周晚期，三种类型的非独立成篇的颂体铭文

均表现出数量下降的趋势。 “敢对扬”类铭文仅有

４６ 篇，多于“对扬”类铭文的 １９ 篇。 铭文中较多出

现修饰成分“对扬××丕显休”的表达，句式有繁有

简，同之前相比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经过西周漫长的发展演变，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文体特征，大致体现在如

下五个方面。
第一，因事而发，被动颂赞。 非独立成篇类铭文

通常会在叙述中表明受到上级的赏赐、任命或赞扬，
对此进行回应式感激和颂赞。 例如《师俞鼎》 （《集
成》０２７２３）记载师俞跟从王到上侯，师俞针对王的

赏赐作回应式感谢和颂赞“俞则对扬厥德”，既是对

王赏赐的感谢，又是借此机会对王的颂赞。 又如，
《师遽簋盖》（《集成》 ０９８９７）中“遽拜稽首，敢对扬

天子丕显休”，也是针对“王呼师朕赐遽贝十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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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回应性颂赞。 类似的文例在金文中不胜枚举，
大量类似的逻辑和表述，形成了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因事而发的颂赞特点。
第二，篇幅较短，多依附于其他文体。 由于此类

铭文颂赞的目的多为对赏赐或任命的感谢称扬，故
行文一般依附于册命体、记体等，不单独成篇，颂赞

内容相对于整篇铭文来说，占比较少。 颂赞部分存

在于铭文对事件的详细叙述之后，是仪式事件的组

成部分。 例如，吴震烽所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像集成》 （以下简称《铭图》）中，《作册吴盉》 （《铭
图》２６ 卷 ２２４ 页）完整地叙述了王在 “执驹”，有所

获后在 门召见作册吴，并赏赐其驹。 铭文简略地

记载了作册吴在仪式流程上的行为和语言，“拜稽

首，受驹以出，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 其中颂赞性

铭文仅有“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９ 个字，同全篇 ６０
字左右的铭文相比篇幅较短，表现出该类铭文依附

于其他文体存在的特征。
第三，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人。 非独立成篇的

颂赞性铭文因其现实的颂赞目的，所称扬的对象除

《 簋》外均是针对当世天子或上级。 其中“敢对

扬”类铭文以颂赞当世天子居多。 西周中期，随着

册命礼仪的完善，史官开始代王授册宣布册命内容，
颂赞时为了凸显下级与上级的身份差别，以示对被

颂赞者的尊重，“敢对扬”类颂赞性铭文数量迅速增

加。 “对扬”和“用对扬”类颂赞对象的身份则无明

显的差异，既有当世天子，又有贵族、重臣等，在使用

上并无严格的限制。
第四，多为模式化的套语表达。 该类颂赞性铭

文表达模式的改变尚停留在一个句子之内的语序或

词语变动，内容变化不大，多为简短的模式化表达。
核心词语是“对扬某休”，铭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修

饰词的增减，在上文的结构分类中已进行过详细的

分析和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第五，器物类型以食器为主。 该类颂赞性铭文

所属的器物类型主要集中在食器上，尤其以簋器居

多，鼎类次之。 其余有酒器（主要是尊、卣和极其少

量的彝、壶等）和水器（主要是盘，另有少量的盉）。
在西周中期后段出现了少量的钟，没有兵器、用器等

类型的器物出现。 纵向来看，西周早期的器物类型

较为单一，以食器为主，数量也较少。 中期器物无论

是在总数上还是食器数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晚期

酒器数量急剧下降，仅剩食器、少量的水器和乐器。
２．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文体

该类颂赞性铭文指的是能够于集中的文段中，

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或出于某种目的进行颂赞性表

达。 这虽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颂体文，但
已不局限于对获得赏赐或册命后的感谢颂赞，而是

为表达某种思想，主动颂美祖先或者天子的光辉和

伟大。 依据行文构思和板块布局的不同，可将其分

为“叙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类型。
第一，“叙事＋颂祖”类铭文共 １１ 篇，其所叙事

件有“军事活动”和“册命仪式”两种类型。 颂赞者

在所叙事件中获得较高的荣耀，将所获荣耀归功于

先祖，称颂其光辉的品德，铸器铭之。
在具体行文中“军事活动＋颂祖”类铭文包含

“叙述军事活动＋归荣耀于祖先＋效法祖先＋颂美祖

先”等板块。 穆王时期的《班簋》《 簋》 《 鼎》，厉
王时期的《 钟》 《禹鼎》均属于这一类型。 行文多

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事件，交代军事活动的基本要

素和战争情况，进而以第一人称视角和口吻将此事

件中的荣耀归功于先祖先王，告祭成功、颂美祖先。
例如《 簋》（《集成》０４３２２）开篇以第三人称记载

在胡地搏戎一事。 进而称颂母亲，其品德熏陶影响

自己，故而自己英勇征战，军功赫赫。 最后，战斗结

束，再次称扬母亲，并向其祝祷，祈求保佑。
“册命活动＋颂祖”模式类铭文共有 ６ 篇，包含

“颂赞祖先＋孝型祖考＋勤劳王事＋受王册命＋赞美祖

先”等板块。 大多数铭文是“先颂祖再记叙册命赏

赐”的结构。 例如《番生簋盖》 （《集成》 ０４３２６），铭
文开篇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
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颂祖部分大多是套语表

达，以祖考为榜样，番生表示要效法皇考祖先，勤劳

王事。 紧接着铭文还记录了王的册命和赏赐，但仅

有册命内容和赏赐物品，并未记载册命仪式的细节。
作器者将赏赐物品一一罗列，无不透露着张扬、炫耀

之意，进而以番生称扬天子美好结束铭文。
综上所述，“叙事＋述祖”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结

构有较强的规律性，在颂赞中表现出一定的仪式痕

迹，是祭告祖庙或册命拜谢仪式的产物。 颂赞部分

自身既是一个含义较完整的独立个体，又与叙事部

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不

同，颂赞者不再单纯对扬天子，更多将取得的荣耀归

功于过世的祖先，认为自己正是在祖先精神的指引

下才取得当下的成绩，对祖先的德行与光辉形象进

行主动颂赞，是西周中期礼乐革新的产物。
第二，“颂祖＋祝祷”类铭文主要由“颂赞祖先＋

孝享祖先＋效法祖先＋祝祷祈福”几大模块构成。 铭

文多以“颂赞者曰”的第一人称记言形式开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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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的叙事痕迹。 少部分铭文甚至出现无记言

标志的直接颂赞。 铭文一般在颂扬祖先美好的德行

之后，表达自己要以此为榜样，勤勉努力，进而向祖

先祝祷保佑。 这一类型的颂赞铭文祭祀仪式的痕迹

已经较弱，不再强调对活动细节的记录，着重表达创

作者的某种思想。
大部分铭文有“××曰”这一明显的记言标志，例

如《师望鼎》《逨盘》《 钟》等。 《师望鼎》 （《集成》
０２８１２）没有进行颂赞契机的背景介绍，开篇直接借

师望之口颂赞父考：“丕显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

心，哲厥徳，用辟于先王，得纯无愍。”称赞父考圣明

地明其心，知其德，为先王奔走。 在这一逻辑基础

上，王不忘“我”是先祖之后，多次夸赞、重用“我”，
师望称扬天子的美好，并进行“子子孙孙永保用”的
简单祝祷。

无记言标志的颂赞模式，是较为少数且独特的

存在。 例如《史墙盘》（《集成》１０１７５）、《 钟》（《集
成》００２４６）。 《史墙盘》独立成篇，通篇颂祖述祖，不
仅未提及任何仪式或者创作缘由，也未向祖先进行

祝祷祈求。 铭文对西周历任天子和微氏祖先进行罗

列式的颂赞，且均不是套语式表述，而是叙述历任祖

先的事迹，抓住其突出特征或功绩进行的称扬，例如

认为“文王”是“ 初于政”，“武王”是“讯圉”的

形象，“ 圣成王”等，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意识。
综上，“颂祖＋祝祷”类的颂赞性铭文虽产生于

一定的仪式，但其对仪式的记载逐渐淡化。 乐器类

铭文的出现，为颂赞性铭文注入新的表达活力，孝享

祖先的场合中，述祖类颂赞性铭文的叙事契机逐渐

消失，着重进行思想的表达。 铭文的叙事性逐渐减

弱，转而向记言和描述的方向发展。 该类铭文无论

是在思想上还是文学创作技法上，都是较为发达的

一种颂赞性铭文模式，蕴含着“帅型祖考”的思想，
代表着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新变之一。

同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近 ４００ 篇的总数相

比，该类铭文的总数相对较少，共 ２２ 篇。 其中“叙
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的铭文数量大致

相同，均是西周中期出现，至晚期仍然存在。 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尽管数量较少，但其时代特征鲜明。
突出的文体风格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出现非模式化颂赞。 独立成篇类颂赞性

铭文在西周中期后段和西周晚期出现了非模式化的

颂赞表达。 同非独立成篇颂赞性铭文相比，该类颂

赞性铭文不再是笼统的“扬王休”式赞美，而是以生

动的语言具体地颂赞祖先不同的优点。 《史墙盘》

（《集成》１０１７５）中，作者详细历数了先祖先王的丰

功伟绩，具有针对性和细致性。 铭文写道“初 于

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抚有四方”，侧重于文王受天

命这一重大事件；颂赞武王，则是“讯圉武王，遹征

四方，挞殷，畯民永不恐狄”，突出的是武王平定四

方，建立政权。 对成王、昭王以及微氏历任祖先的颂

赞，均是此类细致具体的描述，而非模式化颂赞。
第二，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 西周中期开始，颂

赞性语言在整篇铭文中比例大幅上升，出现大段的

颂祖表。 中后期的《史墙盘》《 钟》甚至单独成篇，
进行颂美。 这正是由于上文所述铭文颂赞内容逐渐

具体化，故其篇幅自然较“对扬”类铭文要长。 例如

《虢叔旅钟》 （《集成》００２３８—００２４４）中颂赞篇幅占

全文的 ４４％。 类似的文例还有很多，无不体现了独

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这一特征。
第三，简化颂赞原因。 此类铭文不再是回应式

的“对扬”颂赞，多是在祭祀仪式上对祖先进行的自

发回忆和称扬。 颂赞的原因和契机不再是某一具体

事件，而是在“帅型祖考”“大祭祖先”等思潮的影响

下，对祖先进行孝享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视角细数祖

先功业，塑造祖先形象，并以此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后人。 相关思想都在铭文的称颂和祝祷中进行

了充分的表现，因此为避免重复，铭文在写作时对其

原因部分进行简化处理。
第四，颂赞过世祖先。 这类颂赞性铭文的共同

特征是鲜少对在世天子或上级颂赞，而是不同程度

称扬自己的祖先，有些甚至会在颂赞祖先的基础上

颂扬西周的先王，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出现的

又一新特征。 例如《班簋》 （《集成 ０４３４１》）中班接

替虢成公官职，率军东征。 战胜归来复命之时，所称

颂的主要是自己的先祖。 颂赞对象的多元化，侧面

反映了西周中期颂赞需求的多元化，体现出颂赞铭

文的发展。
第五，乐器数量增加。 不同器物的功能不尽相

同，导致铭文指向性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对铭文内容

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进入西周晚期之后，以钟

为代表的乐器在颂赞铭文的器物类型中比重上升。
乐器上所铸刻的颂赞性铭文多为“颂祖＋祝祷”类，
这与钟在使用中娱神孝享的功能有关。 多篇铭文均

提及铸钟的目的是为了孝享祖先，通过演奏美妙的

音乐，使其愉悦。 在这一过程中，颂赞祖先顺理成

章。 在此基础上，向愉悦的祖先寻求祝祷和保佑，逻
辑合情合理。 例如“颂祖＋祝祷”类铭文中，乐器占

到 ６０％，“叙事＋颂祖”类铭文中也有两例乐器，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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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成篇类铭文相比，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

又一重大变化。

二、西周颂赞性铭文文本的生成

在详细分析颂赞性铭文的类型及结构基础上，
凭借铭文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我们可对颂赞性铭文

文本在西周的生成方式进行大致的还原。 郭英德先

生认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

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

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

言说行为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

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 ［６］ 铜器铭文的功能之一

便是作器者因军功、赏赐，铸铭记录或炫耀及自我保

护，因此必然会附带对君主或上司的称美和赞颂。
西周康王时期开始较为频繁地将颂赞性铭文用于受

命、受赐等庄重的场合，与仪式关系密切。 此时西周

度过了初期的立国阶段，政治秩序逐渐建立，王室和

国家的经济力量恢复发展，派官员出使慰问诸侯、联
络宗族感情，命将军进行军事行动，镇压不臣的周边

政权。 昭王时期更是有频繁的军事活动，发布军事

任务或任命将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自

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活动，许多在祭祀中办事得力、表
现优秀的官员，都是天子或大贵族进行赏赐的对象。
颂赞性铭文文本便是产生于册命或祭祀仪式的口头

文字。 据铭文所载，天子（或其他大贵族等上级）进
行任命或赏赐之后，受命者（受赐者）有拜首稽首并

称扬谢恩的礼仪，史官在对拜首稽首这一仪式进行

记载的过程中，将受赏者所说的颂赞语言同时予以

记录。 在这一过程中，口头文字变成了书面文字，发
展出了早期最简单的颂赞性铭文。 颂赞性铭文文体

的生成离不开相关的仪式和史官对文字的加工。 在

不同的时期，文本创作者所关注和记载的重点有所

差异，技法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 在生成初期，颂赞

仅为记事附庸，铭文对仪式的记载痕迹较重。 后期

随着颂赞性文字的逐渐发展，文本的目的由记事转

向记言，记载仪式性的笔墨越来越少，颂赞语言的独

立性增强，书面写作也逐渐完善发展起来。 李冠兰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一文，在探究口头文字

转化为书面文字方面，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思

路［７］ 。 依据颂赞性文本所呈现的状态和特点，下面

我们将分别从两种类型出发，探究二者的生成过程。
１．记事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早期颂赞性文本生成的主要模式，多

见于铭文文献中，因事而发，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

人。 此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仪式流

程的参与者，对仪式的相关要素进行记录，结束后以

冷静客观的笔触对事件进行第三人称视角的复述，
涉及事件中的人物语言时，则以第一人称的话语原

样抄录，插入其中。 文本内部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语言表达较为质朴，颂赞部分套语化倾向明显。 例

如《乖伯簋》（《集成》０４３３１）：“乖伯拜手稽首，天子

休弗忘小裔邦，归刍敢对扬天子丕 鲁休，用作朕皇

考武乖几王尊簋。”这里“乖伯拜手稽首”是以第三

人称的视角去叙述乖伯的动作，解释为史官对于事

件的旁观描述更符合逻辑。 但下一句就更像是乖伯

在赏赐现场的语言“天子休弗忘小裔邦，归刍敢对

扬天子丕 鲁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天子

没有忘记我们小邦，我在这里冒昧地称扬天子的光

大美好，为我的皇考乖几王铸造尊簋。 另外，铭文中

有两处以“曰”为标志的语言记载，应当是对仪式上

话语所进行的有选择且非连续性的记录，表现出口

语化的痕迹。 《 令方彝》 《即簋》 《吴方彝盖》等均

表现出类似的文本特征。
２．记言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中期较为重要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

式。 铭文通篇以记言为主，颂赞对象多为去世之人，
如先祖先王等，文本产生根源多为宗庙祭祀，对文本

的技巧和表达要求也更高。 此类铭文并非对口头语

言的记录和转述，更像是提前写好的文本，使用于实

际场合后，再由铸器者铸铭记载。 文本呈现出仪式

性淡化的特点，将颂赞者的语言从事件中剥离，使其

不再单纯是事件的附属品。 创作者秉持一种创作的

态度，交代清楚事件不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整理颂

赞语言传递某种思想成为更重要的目标。 此类文章

布局严密，逻辑连贯，句与句之间衔接流畅，呈现出

典雅的书面文字特征。 多数有一定的韵脚，句式整

齐，甚至使用了修辞手法。 较为典型的有 《史墙

盘》，其篇幅较长，没有明确的记言记事痕迹，仅从

篇末“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乍宝尊彝”一句推知应

该也是某一仪式产物。 铭文结构严谨，对西周历任

天子的评述和形容精确得当，尤其是大量出现“ 受

万邦， 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这样整齐的

四字句式，用词文雅，朗朗上口。甚至《史墙盘》（《集
成》１０１７５）中还出现了“申宁天子，天子固缵文武长

烈”以及“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

于周”这样的顶针修辞手法，与传世文献《诗经》《尚
书》中的句式高度相似，更加印证了这类铭文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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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经过史官的推敲、斟酌、润色和修改，不是简单的

口头语言记载。 如此长的篇幅和严密的逻辑，显然

不是史墙的临时发言，将其看作提前写好的案头文

字更加合理。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逨盘》铭文思

路与《史墙盘》相似，篇幅很长，用词考究，并且出现

了“雩朕皇高祖……”的排比句式。 《集成》中收录

的两篇《 钟》铭文，在行文和语言风格上与《史墙

盘》和《逨盘》非常相似，呈现出书面创作的特征。

三、西周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中
的“周颂”

　 　 与《诗经》 “周颂”较为成熟的颂赞性文本形态

不同，西周颂赞性铭文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过程。 非

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受军事和册命活动的影响，
在西周早期蓬勃发展。 演变至中期，其中的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与“周颂”的文本状态已十分相

近。 不同的是，铭文较“周颂”表达更加原始，语言

更加质朴。 后者是对前者有选择地继承并进一步润

色加工的产物，是颂赞性文本演化至西周中期的新

形态。
第一，二者蕴含着西周中期特有的历史思潮和

时代精神。 西周中期通过整理和书写历史，重新塑

造祖先形象，称扬凸显其光辉的品德、威仪、功绩，这
是中期礼乐革新“大祭祖先”之意。 二者均以“光
大”“美好”之意盛赞先祖先王，例如《维清》中的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与铭文中《番生簋盖》 （《集
成》０４３２６）的“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和《虢叔

旅钟》（《集成》００２３８—００２４４）的“丕显皇考惠叔，穆
穆秉元明德”，语言表达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在

此基础上“帅型祖考”便顺理成章。 通过“大祭祖

先”，勉励大家效法先祖先王，遵循前人之路，夙夜

勤勉为王奔走。 与铜器铭文相比，“周颂”作为官方

创作整理的宗庙歌辞，对这一思想表现得更加清晰

和系统，呈现出后出的文本特征。 《维天之命》 《维
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称扬文王的德治和武功，
《桓》 《赉》 《般》则是通过恢弘的歌颂再现武王克

商、赐封功臣以及巡狩山川的勇武形象。 在对祖先

的回顾和颂赞中，共同追溯西周早期历史以及祖先

们的光辉，进而以此为榜样，不懈于治。 “周颂”多

是从天子的角度进行的颂赞，适用于级别较高的祭

祀活动，效法的对象是西周先王，例如“仪式刑文王

之典”（《我将》）。 而颂赞性铜器铭文的作器者更多

是诸侯、大夫，铭文涉及家族事件或者个人功绩，故

其“大祭祖先”和“帅型祖考”之“祖”更多是家族先

人，例如 《师望鼎》 （《集成》 ０２８１２） 的 “肇帅型皇

考”、《单伯昊生锺》（《集成》０００８２）的“余小子肇帅

型朕皇祖考懿德”。 但铭文对祖先的颂赞模式和祝

祷思路，与“周颂”是一致的，均是西周中期特有文

化思潮下的产物，“周颂”在行文布局和篇章安排上

较铭文更有文学性。
第二，二者祭祀和仪式痕迹明显。 西周颂赞性

铭文是一定册命、祭祀、告庙等仪式活动的产物，
《诗经》“周颂”则是为不同祭祀所创作的吟唱颂辞，
它们均具有一定的实用语境。 不同的是，颂赞性铭

文中的仪式痕迹较为明显直接。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大多有“拜手稽首”的仪式标志，部分甚至有

“以出”的后续流程描述。 例如《作册吴盉》 （《铭

图》２６ 卷 ２２４ 页） “吴拜稽首，受驹以出”。 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中则有较多孝享祖考的语言，彰显

着铭文在祭祀仪式上实际的功用。 例如《士父钟》
（《集成 ００１４６》） “作朕皇考叔氏宝林锺，用喜侃皇

考”，以及《 钟》 （《集成》 ００２６０） “王对乍宗周宝

钟，仓仓悤悤，肃肃雍雍，用昭格丕显祖考先王”，旨
在以钟声孝享娱乐先祖先王。 “周颂”是为祭祀歌

唱而进行的文学性创作，祭祀痕迹较为委婉，但仍不

难细品出其宗庙颂歌的性质。 例如《我将》中的“我
将我享，维牛维羊”，《潜》中的“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载见》中“率见昭考，以孝以享”等，用细腻的

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祭祀的隆重场面。 “周颂”
对仪式的表述脱胎于颂赞性铭文，但其委婉的文学

化表达则是颂赞性文本的又一进步。
第三，二者在祭祀之后都表达出向祖先祝祷祈

福的意愿。 颂赞是祭祀的题中之义，而祭祀的目的

之一在于祈求祭祀对象的保佑。 铜器铭文和“周
颂”的行文思路均在颂赞祖先之后伴随着对未来的

祈福。 祝祷祖先保佑自己，祈盼国运昌盛、子孙万

福，希望庄稼丰收等。 前文详细分析过的“颂赞＋祝
祷”类铜器铭文，其内容和行文思路便是这一文本

特征的典型再现，此处不再赘述。 《诗经》“周颂”中
类似的文例俯拾皆是。 有隐晦的祝祷保佑，例如

《维天之命》中的“假以溢我”，《时迈》中的“允王保

之”。 还有直接热烈地请求降福，例如《潜》中的“以
享以祀，以介福景”，《雝》中的“绥我眉寿，以介繁

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甚至在祈福祝祷部分，
《诗经》与铭文中有不少极其相似的语句。 例如《维
清》中的“惠我无疆，子孙宝之”与《士父钟》的“降
余鲁多福无疆” （《集成 ００１４６》），前者比后者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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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工整，朗朗上口，是经过加工润色后的产物。
第四，二者多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进行表

述。 铭文和“周颂”虽均来自于祭祀仪式，但其展现

出的文本状态略有差异，最明显的便是创作视角的

差异性。 《诗经》的“周颂”每篇中人称较为统一，例
如《我将》通篇以第一人称歌唱，祭祀孝享文王、上
帝。 《载芟》则是全文第三人称，热情而详细地为听

众歌唱了秋收时节的盛况，颂赞土地谷神。 总体来

看，《诗经》“周颂”中以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较多，
第一人称歌唱相对少一些，但每篇仅保有一个人称

视角。 这是因为“周颂”是由周王室整理编订用于

祭祀场合这一特定语境中演唱的宗庙歌曲，为便于

在仪式上使众人听懂，因此人称固定，内容简约，较
少背景事件的叙述，而是直接颂赞歌唱，以便在类似

的祭祀场合反复吟唱。 但颂赞性铜器铭文一般是第

一、第三人称混合使用，是颂赞性文本的较早形态。
它并非用于歌唱，也无须在场所有人知晓，而是出于

对某一具体事件以记载为主要目的的需求，故在文

本的写作中需尽可能完整地涵盖活动的各个流程及

相关要素，方能全方位地再现事件，铸铭记之并传之

后世。
当然，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三颂”的关系远不

止于此。 “周颂”和“商颂”中大多数篇章的颂赞对

象是已过世的先祖先王，与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

中“颂祖＋祝祷”模式一脉相承。 《鲁颂》中的颂赞对

象较为多元，如颂赞在世的鲁公、宝马良驹等。 这是

从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发展而来，继承其“对
扬天子”的思路，但较之更加主动，将“颂祖＋祝祷”
类铭文中颂赞祖先的描述性手法继承下来，用于对

现世上级的称扬。 另外，在颂赞技法、颂赞语言等方

面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不再一一

展开。
综上所述，西周颂赞性铭文经过漫长的演变，在

不同生成方式的作用下，发展出多样化的结构类型。
西周中期的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为《诗经》 “周
颂”提供了借鉴。 在继承颂赞性铭文的基础上，“周
颂”演变出较为成熟的文本状态，实现了颂赞性文

本的书面转化和文学表达，进而逐渐发展出后世传

统意义上的颂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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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